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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里的暖阳，给复苏的大地
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阳光味道。一树
树或彤红或洁白的胭脂梅，挤满枝
头，妖娆绽放；河边依依垂柳，嫩
叶青青，随风摇曳……

行走在上班的途中，风，仍然
凛冽，路上三两行人，包裹严实，
脚步匆匆。不经意间，目及之处，
绿化带中那一丛丛叶面泛黄的冬
青，已从枝叶处吐出米粒大的新

芽，触景
生情，不
禁心生感
叹，春的
脚步，在
起承转合
中孕育，在
粒粒新芽
中蹒跚起
步，分分
秒秒，坚
定 不 移 ，
奔赴那繁
花似锦 春
的盛宴。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
先知。”诗人苏轼的春水鸭嬉，桃竹
相映，对春天的先知先觉，让人不
免总有些意犹未尽。

拂面而来的寒风，钝了锐角，
变得轻柔，和着雨点洒落在湿漉漉
的土地上，紧贴地面的草根、藤
蔓，不疾不徐，褪去了抵御严寒的
古铜色外衣，泛起一层浅绿，刚刚
破土的鹅黄嫩芽，紧拥萎萎枯草，
悄悄地潜入春的稼穑。

河堤边、墙角里，枝条光秃的
迎春花，三三两两，露出黄茸茸的
笑脸，在阳光中摇曳，为春的来路
导航。一株株梅花，悄然在虬曲苍
劲的枝头，缀满了骨朵儿，不动声
色，接力傲雪的寒梅，散发出淡淡
的清香，又似乎与迎春花，一同抢

了春的彩头。
原野里成片的麦苗、油菜，夹

杂着知名或不知名的小草，已耐不
住性子，彼此攒足了劲儿，顽强地
伸展嫩绿的腰身，迈出细碎的步
子，蓬蓬郣勃，从遥远的南方，一
路北上，将苏醒的大地染成绿色的
海洋。

一场春雨一场绿。立春了，太
阳渐渐有了温度，春风携着春雨，
复制着秋雨的脚印，也复制着民间
流传的谚语，像牛毛，像细丝，飘
飘洒洒，斜织着春的雨幕；又好似
仙女下凡，水袖长舞，轻轻抚过那一
花一叶，一草一木。虽然也会偶遇风
寒打个喷嚏，但有阳光的时候，总
是清清朗朗，暖暖洋洋。

田野里，蚕豆花、豌豆花、油

菜花次第绽放，花香四溢，引来春
的“精灵”翩翩起舞，穿梭其间，
为谁辛苦，又为谁甜？蛰伏一冬的
游人，穿行与阵阵幽香的花海，踏
青、赏花、合影，争相留驻春的容
颜，春的芬芳。

劳作在田地间的农人，脱下厚
重的棉袄，撸起袖子，或打开沟
渠，引得汩汩清泉，滋润干渴了
一 冬 的 麦 苗 和 油 菜 ； 或 深 翻 土
壤，拢墒培土，期待播种春的希
望 ； 或 踏 着 春 的 节 点 ， 移 栽 苗
木，培育瓜果，为春的诗情画意增
添秀色。

不知不觉间，春雨伴着春雷，
滚过山川河流，春的脚步，踏遍古
老而苍茫的大地，所到之处，繁花
簇簇，绿了枝头，换了人间。

百草回芽
胡晓延

蔡家冲的天太小了，小到只有巴
掌大。没来过蔡家冲的人，是没法理
解这句话的，有先听到这话而后才来
到蔡家冲的人，脚刚踏进蔡家冲冲
口，就耿耿于怀地把一只手掌举到头
顶上，非亲自验证一下。结果很明
显，这句话赢了，能不赢吗？

蔡家冲的四周围都是山，而且
山体陡峭，用当地的土话讲，叫笔溜
四直，座座山像柱子戳在那，还山山
相连，成个桶的样子。据说，是哪位
慌不择路的神仙被谁追赶，一脚踩
狠了，踩出来的窝坑。不知哪位先
人逃难到此，居住下来，才慢慢繁衍
扩容，成就了蔡家冲。

站在蔡家冲的任何一个地方，
跟齐天大圣孙悟空当年在如来佛的
掌心一样，纵然有一个跟头十万八
千里的本事，也不过是从掌心到掌
心，永远困在掌心。可想而知，蔡家
冲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坐井观
天，想看看天，脖子得昂起来，昂到
脸与天平齐了的程度。要是太阳刺
眼，举起一只手来遮，天也就正好捂
住了，没了天。

久而久之，就问世了一句歇后
语，叫：蔡家冲的天——巴掌大。隐
含的意思是再大的事，天大的事，算
个球，不过一巴掌而已。照说，这
份气概旷达是以蔡家冲为源头的，
是蔡家冲的骄傲，可惜没完全承继
下来，在如今的蔡家冲人身上，比
较罕见了。

可能是天太小的原因，天上出
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稀罕得很，大
人稀罕，小孩更稀罕。大人一年忙
到头，也是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
天，被偷懒的谁一嗓子把头给叫抬
起来，昂起来，顶多一眼，满是新奇
惊异的一眼，就又朝向黄土了。背
始终朝向天，可背上没眼睛，就算是
能看到天上的玩意，也冷静得跟没
看到一样。就是天上落雨了，下冰
雹了，砸在背上，背也不以为然，照
样以昂扬的姿态与天对视，凛然不
可侵犯。

在大人的心目中，缸里有粮，身
上有衣，比什么都重要，再稀罕精彩
的东西也比不过粮和衣。小孩子们
则不然，肚子饿得咕咕响，哇哇地哭
着要吃（穿是不在意的，光着身子更

自在），一听说天上有稀罕，马上努
力昂起无力的脖子，非瞧瞧不可。
那份好奇压过肚子饿，能转移了全
部注意力。

其实，巴掌大的天能有多少稀
罕？无外乎是云，是彩虹，是鹰，再然
后就是飞机。可就是这几样，在蔡家
冲小小的天空上，能有千般花样万般
精彩，对孩子的吸引力丝毫不亚于几
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的电影。

先说云，天稳住了，云就开始出
来溜达，晃悠，搬家，演戏，变脸，玩
魔术，出征，打仗，你能想到的，它都
能做到。你是编剧和导演，只要能
拿出剧本和发出指令，没有它完成
不了的，世间最卓越最优秀的演
员。尴尬的是，是先有它的表演和
剧情，然后才有你的剧本和指令，颠
倒了次序。不会懊恼郁闷，也没必
要，过足了戏瘾比什么都强。

安静的时候，像娃娃在河潭里
戏水，挺个白肚皮在水面上，随波微
微晃动。顽皮的同伴从水里冒出
来，偷偷搬起块石头轻轻压上去，扑
哧，石头和肚皮一起陷进了水里，稍
等，又勇敢地浮了上来。

娇羞的时候，是乡村里情窦初
开的少女，满腹的心思萌动，下狠劲

蔡家冲的天
丁迎新

地压，猛力地藏，可还是不小心挣出
来，在脸上眼梢眉角辫尾手指肩膀腰
胯脚尖等等身上所有的细小部位忽隐
忽现。聚精会神却又漫不经心，身如
磐石却又心如雷鸣，妆似化非化，脸不
红而红，万千言语尽在不言当中。

慵懒的时候，则是迟起贵妇的做
派，丰腴之体经过漫长夜晚的休养松
弛极尽松散，华贵之极的丝质睡衣与
被子与乌发满床铺陈翻滚，几缕不失
时机从窗帘缝隙挤进来的阳光贪婪地
亲近缠绵，更添了迟起的理由。还没
想好，起还是不起，这一天又将如何打
发。梳妆自然是免了，给谁看？

狂躁的时候，俨若几个发了疯的
泼妇在缠斗拼命，应景的天以一幅灰
暗的幕布为背景，全场交付，躲一边不
管不问。纠缠，翻滚，撕扯，叫骂，没有
任何一根发丝和布缕在闲着，不知哪
来的力量源源不断地灌输，无一处不
在膨胀，无一时不在发力。没有什么
事不敢为的，只要能想到；没什么话不
敢说的，只要嘴还能张开；相当范围内
的物事皆是牺牲品，随时随地陷入撕
碎砸烂揉捏的境地。

以上属于个别小时段小场景的转
述和小记，仅仅是云的九牛之一毛，其
丰富性实在非我笔力能够全部呈现。

说白了，云可以是你能接触和想象到
的任何事物任何现象任何任何，一切
皆能如愿，连死去的爷爷奶奶都能再
现，何况其他。

因为小，蔡家冲的天等于撑开在
两根木桩之间的银幕，或站或躺或坐
或靠，都能乐滋滋地观赏。不会由于
面积太大，顾此失彼，错过了哪一段好
戏哪一个画面。比后来出现的电视机
强，电视机太小，什么都看不真切，头
伸到跟前，就差钻进去也是枉然。看
激动了的时候，跟着天上的云在地上
跑，也是娃娃常干的事。云在天上走，
地上有影子在飘，像是云在照镜子，可
惜没有跟上趟的时候，纵然是影子，也
踩不着边。

彩虹就不说了，那是一道通向神
界仙府的门，人间的脚步是永远踏不
进的。鹰出现的时候不多，一旦高悬，
会引起大人的惊恐慌乱，纷纷叫嚷着
把鸡看好，仿佛鹰只为鸡而来。可惜
没见过老鹰抓小鸡的场面，只是听大
人说，鹰在再高的天上，也能看清地上
的草和蚂蚁，几下一盘旋，箭般直射下
来，人还来不及反应，鹰爪已擒获一只
鸡在手，再迅速射回天上，不见了踪
影。最经常的现象是，可能因为人们
警惕哄赶和严加看护的缘故，鹰盘旋
再三，无果而遁。

我羡慕鹰，它是飞得最高的鸟，看尽
人间，也看尽天宇，世界不就是人间和天
宇吗？也看尽世界了。单那飞翔的姿势
就气度非凡，潇洒至极，傲慢无比，所谓
君临天下，也没得比。天是鹰的，独属于
它，让众鸟惭愧，也让众生羞愧。

飞机是后来的事物，应该是受了
鹰的启发吧，激发出的人的欲望和愿
望。在蔡家冲的天空飞过时，包括我
在内的娃们，只有一堆疑问和不解。
那么小的一只，怎么能装下人呢？而
且还是好多人。答案的获得，是在很
多年以后的成年，真的是可笑的童年，
可怜的童年，世界又何止是眼睛所看
到的那个样子？

蔡家冲的天，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小得只能装下可怜巴巴的一点，连想
象都可怜巴巴。幸好，我，还有那些当
年的娃娃们走出了蔡家冲。如今，已
经远离蔡家冲的我，又想念蔡家冲了，
包括蔡家冲小小的天。

人，真的是不可理喻。


